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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职工诗歌大赛作品选登江苏省职工诗歌大赛作品选登
喜悦两章（散文诗）

郝茂军

傍晚，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老王匆匆将门虚
掩上，奔向对面的药店。当老王拿着胃药急急地
推开理发室的玻璃门时，发现室内站着一个蓬头
垢面的年轻人。老王怔了一下，晃了晃手中的药
瓶，抱歉地说：“小兄弟，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久等
了！老胃病又犯了，刚才买药去了。来，坐下，先
来洗个头。”

年轻人犹豫了一下，坐到了洗头盆边。“小
兄弟啊，这头发嘛，也是男人的名片哩，你这头发
早该理理的。”

年轻人一声不吭，坐上转椅。老王打量着他
的头发，问道：“小兄弟，你喜欢什么发式？”他说

“随便吧。”
“听小兄弟的口音，是江北人？”“是的。”
“真巧，我也是江北人，来江城二十多年了，想

不到今天会遇上你这个小老乡。你是来江城打工
的吧？”“嗯。”

“江城人有些欺生，尤其是看不起咱江北人，
小兄弟，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理完发后，年轻人慌乱地掏着口袋，脸越涨越
红。老王一把按住他的手，说：“小兄弟，咱们是老
乡，这次免了。”

“那怎么好意思呢。”
“你要是认我这个老乡，就给我个面子！”老王说。
“谢谢您！老伯。”年轻人看了看镜子中焕然

一新的自己，然后昂首走出门，来到街道拐角处那
个偏僻的垃圾箱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丟
了进去。

老王眼睛湿润了。二十多年前，老王还是小
王的时候，独自闯江城，饿了一天后，一时糊涂，铸
下了大错。

重 生
程思良

动车在飞速移动，从一个站移动到另一个
站，变动的是窗外的风景。老愚被晃动的男
孩踩了一脚。没等他反应过来，脚又被踩
了，等他反应过来时，男孩的脚又踩上来。
男孩接着踩到一个女人，女人大声抱怨丝袜
被踩破一个洞。

男孩的妈妈告诉女人，她的儿子有多动
症，会一秒钟不能停地动。一直以为他是淘
气，三岁时才发现他智力发育也慢……整个车
厢很安静，妈妈讲话的声音很大，前后左右的
人都在听她诉说。看不见男孩的人也不知道他
做了什么动作，招致他妈妈的大声吼叫：“你再
乱动就把你扔到车外去！”

动车车窗都封闭着，老式绿皮火车窗子还
真能打开。老愚心脏承受着外界的刺激，身子
发紧。他不敢回头看那男孩和他的妈妈。

有消息说邻国新冠病毒变异，发病人数和
死亡人数急剧增长，治疗用的氧气奇缺。老愚
深深吸了一口气，世界会因为疫情产生什么样
的动荡？

动车到站，老愚眼前走着那母子俩，孩子
不住地抖动，手腕上系着一条结实的绳子，另
一头拴在妈妈身上。

对于多动的孩子，世界才是动荡的，而他
却静止不动。

折腾一夜的雪，弹尽粮绝。太阳
像侦察兵，拨开云层，探出头来打量
着大地。

山凹，老屋。孑然一身的老林
头，披着褪色发硬的军大衣，颤颤巍
巍地扶着墙边来到门口，从大衣口袋
里掏出军棋，又在小桌子上摆起了战
场。加厚的棋盘，依稀可见重新画上
的歪歪扭扭的铁路线、行营和兵站。
红黑双方的阵容，除了少量是原班人
马的“正规军”，更多的或是竹片，或
是纸皮制作的“杂牌军”。

战斗打响了!老规矩，右手红，左

手黑。老林头那浑浊的眼里泛出一丝
精光。他右手翻开的红方排长首当其
冲，一路向前。一会儿，左手翻出黑
方的一颗地雷。“轰”地一声，老林头
的脑海里，响起了当年那震耳欲聋的
爆炸声，排长倒在血泊之中。泪流满
面的他放下棋子，大呼一声：排长!

他哽咽了。良久。他看着背面上
刻着“12·5”的红方工兵，脸上露
出幸福的微笑。接着他从棋盘外找到
牺牲的连长，激动地说：连长，你一
定还记得吧，在坑道里，12月5日那
天晚上，我在那面弹洞累累的旗帜前

宣誓……
红方工兵行军没多久，遭遇了炸

弹。老林头把那颗黑色的炸弹狠狠地
丢到雪地里，咧着没门牙的嘴嗡嗡地
说：就是这该死的弹片，刺穿我的下
体，让我一生未娶……

太阳挂在天空。记忆里的厮杀，
定格在棋盘上。

老林头永远不知道的是，这副穿
越战火的军棋，当年买它的是一个砸
开零钱罐的小女生。后来，军棋和

“赠给最可爱的人”的茶缸一起上了闷
罐车，“哐当、哐当”地跨过鸭绿江。

李婶家挂满喜字，为女儿雪莲精
心准备的嫁妆堆满了房间。她为女儿
找到幸福而高兴，同时也因不舍而悄
悄抹泪。

雪莲本来就如出水芙蓉，出嫁之
日，精致的妆容，洁白的婚纱，俨然
国色天香的娇公主，幸福挂在脸上。
雪莲上了婚车即将离开的时候，李婶
上前透过车窗拉住女儿的手说，“雪
莲，卡里的钱我没动，你拿上。”

雪莲的泪砸在李婶手上，哽咽着
说“妈，我不要，您留着养老。”李婶
硬往雪莲手里塞，转身偷偷擦拭眼角

的泪花，满满的不舍。
帅气的新郎身着绿军装，俊朗飒

爽，见状急忙下车，微笑着说：“妈，
您放心，我会呵护她、宠爱她，让她永
远幸福。”李婶点头，不住擦眼泪，一
旁的亲朋好友也深受感动，泪眼婆娑。

婚车缓缓开动，女儿出嫁离去，
噼里啪啦一场热闹，唯留空荡荡的屋

子，不善言辞的李婶，倍感落寞，她
从不轻易表达情感，此刻心中千头万
绪，最终失声痛哭。

李婶给儿子上了一炷香，念叨
着：儿啊，五年前我热热闹闹娶回儿
媳雪莲，五年后我风风光光当女儿嫁
出去。部队给的抚恤金，我全部当嫁
妆让雪莲带走了。她还年轻，路还长
着……

“妈，卡您留着。婚礼办完，我就
来接您。您一个人生活，我实在放不
下。”门口，返回的雪莲，跪脏了婚
纱，哭花了妆容。

已是午夜。她终于下班了。匆匆经过公司
大门时，那位当值的25岁的保安队长大哥面向
她，啪地一声，立正，敬礼。她扑哧一声，捂嘴回
眸微笑。

“路上小心！”
“好嘞！”
她的微笑有多甜？保安队长大哥久久地盯

着她窈窕的背影，咂咂嘴巴，兴奋地连打了几个
响指。

大路亮如白昼。她脚步轻快，心中哼着歌
儿。拐进城中村的小巷，光线一下子暗下来。坏
了的那盏路灯，几天了还没人来修。一个松脱了
盖的污水井，做了兼职的杀手。

午夜，静悄悄。两百米外，她的房东养在院
子里的那株昙花静悄悄地开了。美丽、洁白得令
人心疼的昙花，苦苦等待她三个小时后，到底还
是谢了。

第二天，亲人在她的手机上看到一段微信对话：
亲爱的，做我的宝贝好吗？
想得美！……不过呢，如果今晚我看到了昙

花盛开，心情好了，或许会答应你……
参与处理她的后事，那位25岁的保安队长大

哥眼睛红红的。他的手机里，相同的话成了永恒：
亲爱的，做我的宝贝好吗？
想得美！……不过呢，如果今晚我看到了昙

花盛开，心情好了，或许会答应你……

年关将至，但肆虐的新冠病毒也
悄然而至，它如幽灵一般游荡在这个
城市。江城医院收治蜂拥而来的病
人，宇院长日夜奋战，但他还是眼睁睁
地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新冠夺
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里，宇院长心
染冰霜。

夜幕降临，大雪纷飞，一片凄然。
连续苦战多日的宇院长极其疲劳，他
下楼时一脚踩空，摔倒了，随即昏了过
去。大家忙把他送到急救室抢救，主
治的刘医生说：“宇院长年纪大，头部
又受了重创，恐怕很难再醒过来了，只

能靠他的意志了。”大家听了都很痛
心，老搭档广医生更是后悔不已，他说
当时要是拦着宇院长一点，让他不这
么劳累，宇院长也许就不会摔倒。广
医生死命地揪着自已的头发，痛苦地
拍着头，无论大家怎么劝他，他都不能
原谅自已。

突然，宇院长的手机响了。“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
我们新的长城。”在这歌声里，宇院长竟
奇迹般地睁开了眼晴。他一醒来就说：

“我是长城，不能倒下。”见宇院长醒来，
广医生忙扑过来，紧紧地抓住宇院长的
手说：“老宇啊！你放心，我们都是不倒
的长城。”大家都坚毅地点点头，宇院长
似乎看到了绵延不绝的坚固长城，他看
着广医生，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

看着宇院长，广医生欲言又止，他
忙转头看着窗外纷扬的大雪，抹一把
脸，全是热泪。只有他知道，宇院长已
得了绝症，还让他不要说。

终究没有抵挡住良心的召唤，虽然一遍一
遍告诫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还是决定
扶他起来到安全的地方。

喂，还好吗？他一脸沮丧和无助，腿可能
断了……动不了。

谁撞的你？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人跟你
一样戴副眼镜，下车看了看就跳上车跑了。

说话间他认真打量我几眼。
竟不敢看他，一连串熟悉的场景在眼前闪

过。心脏本来就有病，太多不好的设想又在不
断重复叠加。心脏抗议似地猛跳几下，喉咙被
什么堵住，要窒息的感觉。原本蹲在那里，此
刻却身不由己瘫软在地。

能看出来他有些疑惑又有些着急，你……
你怎么了？还好吗？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没……没什么事，我
……我只是想帮帮你。

放松一下，别紧张。说着他紧握住我的
手，竟然艰难地爬起来，伸手扶起我的头。他
的做法让我有些恼怒，想推开他，手却绵软，
我想告诉他，我是真的想帮你，真的……但底
气不足，没有说出口。

救护车来了，他扶着我招呼着来人说先救
我。然后就有人把我和他一起塞到了车里。我
对医生说，受伤的是他，我只是想帮他一把。
医生好像听不见我说话，兀自忙活着。我有些
激动，我……我确实是想帮他的。

……
他出院比我还早。出院那天特意来病房看

我，我俩互道祝福。临走的时候，他说，慢慢
会好起来的。

嗯……嗯，会好的。我苦笑着点点头。

仰望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升空

我曾在壁画上看到飞天的图像，
生命便有了波澜，灵魂中那些瑰丽的
花朵也在一一绽放。

神舟十四，腾空而起，直至云霄。
每一秒都是精彩，都是十四亿人目光
凝聚的方向。情不自禁地欢跃鼓掌，
内心滚烫的文字，溢出眼角。三名宇
航员，三颗跳动着的中国心，一定和我
们的心律一致，飞天，飞向祖国自主建
造的空间站。

在夜晚仰望星空，那颗“中国星”
明亮着我的神往。这不再是传说和神
话，而是每一个航天人用智慧为祖国

创造出的“中国空间站”，同时也是看
向人类的充满深意的眼睛。“打铁还需
自身硬”——祖国强大了，才能真正实
现“中国梦”，才能站在世界之林，用中
国人的智慧造福世界。

飞天，已是通往祖国强盛的一条
光辉大道，与日月星辰同在，成为仰望
的高度和里程碑。

胸怀
——我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下水

大海的波涛用蔚蓝托举着日月星
辰的梦想。我国第三艘航母——福建
舰下水启航了，大海在我的目光里热
情而欢庆。

每一个起点都不可以忽略，从一
木成舟，到扬帆远程，直到祖国航母时
代来临，每一次都充满了希望，每一次
都在民族的基因里注入了新的内容。
铭记与展望都跳动着中国心，智慧和
拼搏进取为祖国挺起了脊梁，在祖国
的蓝图上抒写出时代的乐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启航
了，更辽阔的海洋是我们更辽阔的胸
怀。航母曾是多少前辈的心结，我们
从无到有，从有到自主建造，再到技术
领先，祖国终于用实力向世界证明了
自己。我仿佛也看到了不远的将来，
更多更先进的航母，在大海上迎着朝
阳沭着晚霞顶着星光，劈波斩浪，守护
每一个人心中的“中国梦”。

中国航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福建舰，一个新时代的标志，更是祖国
走向世界的有力后盾。“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永远是国旗上永不褪色的中
国红。

水上作业

广袤的江面上，浪花推搡着
一波一波，带着原始的力，
船民，桥工和江鲫的踪影，
偶尔泛蓝的光，填补着巨大的深渊。

我在意捕捞，呼吸水的气息，
对我来说，赞美和讴歌都不重要，
操控长长的钢缆，连接彼岸，
乍看如横锁大江。

江水在流逝，江面
像一个巨大的拉链，
隐含一个古老的寓言，

以雪白的浪花书写。

穿行于浪花，我也成了其中一朵，
我们一次次将思想探出体外。
风景已非单纯，浪花当仁不让，
用叫喊予以确认。

——较之我，它显得更有耐心。

桥缆点灯

江的两岸，有一些灯火
在互相招呼着，
多年来大体如此。
江心上行的铁驳船队喘着气，

经过桥塔，主缆上的灯突然亮了，
船队快活地摇晃着，
刷一身白亮。

我们在江畔观赏这一切，
W型的灯光，系着桥塔
在茫茫大江上，翩若蛟龙。
你也可以把它比作三个巨人手拉手，
定风波。

桥缆点灯，千帆竞渡，
那些船带着经略江海的态势，
颇有几分象征。一回首
桥，那座让我盈满泪水的桥
什么也没说。

大臂，是高空中的钟摆
沿寻着他青春的逐梦

他爱上这机器的声音
每一声，都有它独到的理解

吊起重物，他感觉到了
自己沉甸的筋骨
正挑起每日的生活
这让他在驾驶室坐得安稳

吊钩，使他时刻拥有
垂钓者的美妙幻觉

看，幸福正不多不少
犹如日出日落间
他划下诸多整齐的圆

别墅，厂房，住宅楼
体育场，博物馆，文化中心……
都是他用魔法
一一钩吊出来的可爱积木

挖机工

坐在横行的“螃蟹”上边
不走寻常路，使他变得骄傲

他工作在泥泞之地
厚软的淤泥
在他眼里是蛋糕
将它们一点点挖出
又均匀地刨出道道格子

一工作，就是十几个小时
腰酸背痛，颈椎酸楚
甚至几次差点从高坡上滑落

夏天闷热，冬日挖机又进风
却始终露出笑脸
底层的生活，让他学会
以谦卑的姿态面对一切

就像小时候，在沙滩上
捉过的一只只小螃蟹
心里藏着海

早已习惯晚睡，习惯早起
习惯三班倒的时间与空间的紧密衔接
出窖，拌料，装甑……
翻身坐起的糟醅
在这群匠人的手中变得多情而神秘

一个个锅甑成为一个个倒扣的小宇宙
冷峻的外表下澎湃着内心的激情
让一种液体有了硬度
70度的原浆酒流速由缓变疾
分离糟粕，去除杂质
留下一尘不染的初心

每一滴原浆的体内都在燃烧
蓝色的火焰点亮夜色
也点亮朝阳般明亮的生活
身穿蓝色工装的酿酒师傅在车间里
汇聚成大海的蓝，天空的蓝
正向着未来做着可持续的延伸

开窖

天空高远大地辽阔
怀揣理想的秋风同双沟的酿酒者
即便坐在一起，也不谈往事
只在数百年窖龄的明清老窖里
抬头望青天，促膝谈未来

每一滴原浆，都是高粱坐化后
留存在窖池里的液态舍利
注满酿酒者丰盈的心房
淳朴的酒醅藏着岁月的印记
孕育出的浓香随着黎明一路向远

一个窖池就是一本线装书
古朴的封面
被岁月翻动出金质的光芒
这里的酒有着水与火的双重性格
从平静到热烈，只有一步之遥
一些新生的酒花，相拥而出
一个酿酒的酒把式
从一滴原浆的呼吸中
感受到生活的气息和力量

精
选

一副残缺的军棋
剑言一白

嫁女儿
红月亮

昙 花
谢林涛

生命的呼唤
洪超

多动的世界
余途

扶
黄伟

建桥人手记（二首）

陆新民

酿酒记（外一首）

陈光美

塔吊工（外一首）

丁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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